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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与日本文化的性格 

崔世广 

 

神道作为日本民族的固有宗教，与日本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

它作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本文化一起生长，一起发展，构成了日本

文化的核心，离开神道恐怕难以谈论日本文化；另一方面，其作为日本文化的一

个重要层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对日本文化的其他方面产生了深刻的、

潜移默化的影响，规定着日本文化的基本性格。本文试对神道与日本文化的关系，

神道对日本文化性格的影响做些粗浅探讨。 

 

一、“日本式原理”与神道 

 

广义上的文化，指的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生活方式的体系，其

包括自然风土、社会结构、宗教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等。尽管文化有不同

层次，又有各种表现形式，但这些层次和表现形式不是相互分离、相互独立的，

而是作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而存在的。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文化中都存在

着某种统一的原理和精神。正因为如此，不同的文化也才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性。

可以说，日本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探讨和解明日本文化的原理和特性。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花与刀》中，明确指出了日本文

化中“日本式原理”的存在。她在列举了日本人行动中的一系列矛盾现象后，认

为在日本人存在着从西欧人的基准来看完全矛盾的诸要素，但是，日本人对这些

并不感到矛盾，而是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她说：“西方人所理解的德和恶与日

本人所理解的是大不相同的。这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它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

儒教。它是一个日本体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1在这里，

她指出了存在于日本文化中的统一意志、统一原理，并把探讨日本式原理作为自

己的任务。通过研究，她认为日本社会的原理是“集团主义”，日本文化具有“耻

感文化”的特性。 

与本尼迪克特不同，贝拉则开辟了从宗教角度探讨日本式原理的道路。在贝

拉那里，日本式原理被视为广义的“神道原理”。贝拉在谈及日本人及日本文化

的特色时这样说道：“神道虽然不是表现所有日本文化的东西，但在基本层次上

与日本固有的传统深刻关联。”
2 他在《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以

及《宗教伦理与日本的现代化》等著作中，不是将神道、佛教、儒教分别来把握，

而是富有见地地将日本宗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指出了日本宗教中存在着统一

原理，即神道的原理。在日本，从所谓民俗宗教到民间信仰，实际上存在着各种

各样的内容与样式的宗教，如神道、佛教、儒教、道教等，而且神道、佛教中也

有很多教派。但是贝拉认为，尽管在这些宗教中有各自固有的意义，诸宗教相互

也有差异，但是可以将这些统合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日本宗教”这一概念中来论

述，因为它们具有同质性。“所有重要的宗教传统均表现在国家及家庭宗教中，

几乎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儒教和神道借用了佛教的形而上学和心理学成分；

佛教和神道则借用了儒教伦理的许多东西；儒教和佛教则被彻底日本化了。”3  

                                                        
1 「美」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 页。 
2 「日」堀一郎编：《日本の宗教》，原书房 2005年版，第 4 页。 
3 「美」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王晓山、戴茸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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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思想史研究家源了圆那里，也有着同样的见解。源了圆指出：宗教在

民族性的形成上关系甚大。在宗教当中，又有民族宗教——从某一民族中自然产

生的宗教，和世界宗教——超越民族差异和国境而传播的宗教。神道在接受佛教、

儒教、基督教之后仍然一脉相承、绵延生长，其既吸收带有普遍性的教说，又脱

胎换骨直至当今仍生存于日本人当中，这种连续性实在令人惊叹。“当我们考察

日本对佛教、儒教的接受方式和儒、佛在日本的变貌时，就会知道，也许是‘神

道式的’东西作为无意识的民族心理在其中发挥了某种作用。”4  

上述大家的研究表明，越是人们在无意识中自然产生的文化，其不可变的程

度越高。神道是日本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在日本文化的形成期，固有神道的基

本性格或许已经形成了。神道这种固有民族宗教，反映着日本人与自然以及与社

会的关系，形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文化，在以后的日本文化发展中，起着整合、

统合民族性格乃至文化性格的作用。 

神道的这种文化整合或统合作用，可以从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中看得

出来。到现在为止，神道已有二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其大体经过原始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与独立神社并存等几个发

展阶段，也出现过广为人知的神佛融合、神儒融合的历史现象。但正如石田一良

所指出的那样，神道恰如“换穿衣裳的偶人”， 5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自

己的装扮，但其基本原理却顽强保留了下来。在外来文化势力强大时，就改变自

己的打扮，披上新的外衣，但一旦风头过后，又会以新的形式恢复自己的势力。

因此，在以后日本文化的发展中，神道的原理成为日本宗教的原理，进而成为规

定日本文化的原理，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贝拉也认为，作为日本文化的潜在意志的神道，规定着日本文化的一般性格。

这也反映到日本人接受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一般认为日本人在世界上是最多借

用外来文化而成长起来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似乎甚至可以说日本人比其他的

任何国民都没有借用他国的文化。那是固有文化，这是借用（受容）文化，像这

样强烈、而且长期地拥有这种记忆的社会，在日本以外并不多见。在日本强烈地

意识着广义上的‘日本式的东西’（漠然意义上的神道式东西）与‘外来文化的

东西’的区别。”
6 

    神道之所以有这样的神奇作用，其原因之一在于神道乃扎根于日本风土的宗

教。和辻哲郎在其名著《风土》中，曾用风土的结构解释文化的不同，指出季风、

牧场、沙漠是世界主要的风土结构，而特殊的季风形态决定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

的性格。7但是，和辻哲郎风土论的最大缺陷与其说在于忽视了风土的历史的一

面，不如说忽视了从内部结构的视点考察风土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也就是说，和

辻哲郎并没有深入到日本风土的内部，来考察日本的风土结构以及其与日本人、

日本文化性格的关系，因而欠缺说服力。只有将外部和内部的视点结合起来考察，

才能把握日本风土与神道基本性格的关系。 

日本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周围有寒流与暖流经

过；但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危害。这样的风土环境，

是古代日本人产生神道信仰的基础。郁郁葱葱的森林，湍急的河流，突发的火山

爆发，突如其来的台风等，在对日本人的生活带来影响的同时，促使日本人形成

                                                        
4 「日」源了圆：《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郭连友、漆红译，北京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 页。 
5 「日」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许极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71 页。 
6「日」堀一郎编：《日本の宗教》，原书房 2005年版，第 4 页。 
7 参见和辻哲郎《风土》，陈力卫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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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神灵观念。在古代，日本人看到怪异的东西，就视为神灵，加以膜拜。日本有

八百万神之说，这些神大都是自然神。可以说，神道的产生是扎根于日本人的万

物有灵论的神灵感觉的。 

另外，神道的产生与农耕社会生活也息息相关。进入弥生时代后，日本开始

大面积推广种植水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耕生活的共同体，在为祈求神灵保

护农业丰收及丰收后答谢神灵恩惠的祭祀场上，逐渐形成了原始神道。随着农耕

社会的发展，神道也与农耕社会生活相结合，具有了祖先崇拜和农耕仪礼的内容。

现在，日本神道中保留的许多农耕仪式都是水稻农耕传入以后才形成的。而且，

随着地域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形成，神道也拥有了强烈的共同体主义的性质。

正因为神道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也才能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边吸收外来文

化，一边不断成长而延续下来，并承担起延续民族文化基因，并改造外来文化的

任务。 

也就是说，神道既是自然发生的宗教，也是“农耕共同体的宗教”。这种共

同体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体、人与社会的共同体，还是人与神灵的共同体。即神道

是将自然、社会、神灵融为一体的宗教。这种与日本的风土、历史、社会生活息

息相关的神道，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淀，成为了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日

本文化的潜在意志，规定着日本文化的特性。 

 

二、神道与日本文化的个别主义性格 

 

日本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可以说是特殊主义，或者说个别主义，这与神道

有着内在联系。众所周知，神道不同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宗教，没

有绝对者，没有经典，没有教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道没有自己的立场，没

有自己的原理。恰恰相反，神道有着自己的强韧的原理，而这种原理之一就是与

普遍性相对的个别主义，或曰特殊主义。 

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说，“正如和辻哲郎所分析的那样，日本神话

里被祭祀的神，同时又是进行祭祀的神，无论追溯到哪个世代都具有这样的性格，

而祭祀的终极对象却消失在茫茫的时空之中。在这种‘信仰’里，并不存在一切

具有普遍性的宗教所具有的那种始祖和经典”。他接着说，“‘神道’可以说像一

个毫无内容而不断延长的空白布筒，它是用每个时代强有力的宗教‘习合’来填

充其教义内容的。毋庸置疑，神道的这种‘无限拥抱’性和思想杂居性，集中地

体现了上述日本思想的‘传统’。正因为它没有绝对者，又没有以独特的方式形

成对世界进行逻辑性、规范性整合的‘道’，所以对外来意识形态的感染也无抵

御的装备。”8 在这里，丸山真男精辟地指出了神道的非普遍主义、非超越主义

性格。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文化中虽然没有类似于中国思想中超越性存在的

“道”，却拥有个别主义的、特殊主义的“道”，并由之形成了日本的“道文化”。

如所周知，与缺乏严密的世界观体系的事实相对应，在日本传统社会却形成了将

某种观念和思想与具体技艺相结合的“道”，如茶道、花道、武士道、书道、画

道、香道等。这些道在基本的精神方面与神道是相通的，如其具体性、封闭性，

寓复杂于简单之中，即现实又超现实等等，恰恰是神道为日本的道文化的形成准

备了一般性基础。 

茶道是在随着一定的作法而饮茶的过程中，达到主人与客人之心的共感与交

                                                        
8 「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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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日本传统生活艺术。由室町时代的村田珠光首创，至千利休集大成。在茶道

中，将称作抹茶的粉末状的精制茶叶放入茶碗，注入热水，以茶钱搅拌使其起沫

而饮。茶道的礼法由为此制造的有观赏价值的茶碗、点出香味浓郁的茶而劝客人

饮用的方法和客人饮用的体会而组成。在茶道的礼法中，可以看到武士的礼法和

能的影响。与形相比更重视心，无我待客被称为茶道之心。茶道融入了宗教的、

哲学的、道德的、美学的、社会人际关系等因素在内，是适合日本社会文化风土

的综合体系，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茶道的真髓在于，主客通过共同欣赏和享受

茶道艺术，达到心的融合，从而形成和睦的人际关系。 

花道是使用剪下的鲜花，按照一定的意念构思，加以精巧组合插入器皿内的

传统生活艺术，兴盛于 16世纪左右。初期的花道，重视自然本来的素材和姿态，

后逐渐发展为虽然使用自然的素材，但却加上构成的理念意义。花道的基干为天

（宇宙）、地（地球）和人，这些表现了能保持调和的大自然。作为花道的基本

技术，有将素材定着于花器的方法，将多余的枝叶剪掉的方法，素材弯曲及纠正

弯曲的方法等造型上的技法，还有着眼于植物生理上的技法等。但是，通过学习

和掌握具体的插花技术，加强人的修养，致力于人的形成，则是花道之为花道的

根本所在。 

武士道不同于茶道和花道。它不是一种生活艺术，而是一种武士阶级的道德

体系。武士道发源于镰仓时代，于江户时代吸收了儒家思想而形成。其特点是重

忠诚、牺牲、信义、廉耻、礼仪、清白、质朴、简约、尚武、名誉、情爱等。 

在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前的专以战斗为职业的时代，赞扬死的思考方式在武

士道中占有很大比重。这延续到江户时代，“武士道即是死”的思想，是武士道

整个体系中一部分人的思考方式。武士道的特征之一是尚武、名誉，即战胜对手。

但胜利并不是单纯以力量压倒他人，也包含着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对手的精神

结构上的磨炼，强大正是在战胜自己时形成的。这是从精神上压倒对手，让他人

高看自己一眼的精神高大的表现。作为这种精神强大的一部分，礼仪受到重视。

在重视精神修养和磨炼，重视礼仪这一点上，武士道与其他生活艺术的诸道又有

着内在的相通之处。 

实际上，除了以上的各种“道”以外，还存在诸如剑道、柔道、空手道，甚

至还有“扫除道”、“明信片道”、“豆腐道”等。也就是说，只要某种活动、行为

达到了一定高度，具有了一定的内容、仪式和精神内涵，都可以上升为道。每个

领域都可以有自己的“道”， 但这些“道”又都是个别主义的，具有封闭性，而

不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各种各样的“道”并不志向于一般性、超越性的观念和

理论，而是将精神性、规范性融于具体事物中，重视仪式性、感受性，这与神道

有着相通之处。例如，与中国儒教具有普遍性格不同，武士道归根到底是武士阶

级的道德规范，在武士道之外，还存在着作为町人阶级规范的町人道，作为农民

阶级规范的农民道。 

日本文化的个别主义特性，也体现在日本人的自然观和社会观中。日本语言

学家大野晋指出，日本没有产生相当于“自然”一词的日语。源了圆认为，“也

许，被分割成小块的自然景观也阻碍了超越自然物的‘自然观’的形成。对日本

人而言的自然是一座座山川，一条条河流，是一棵棵树木，一丛丛绿草，没能形

成超越这些自然物的自然观。日本人没有去设想某种抽象、普遍的形而上学的实

体的存在，而是一个个的自然物结成个别主义式的关系，形成了客观地看待事物

的性格。”9  

                                                        
9 「日」源了圆：《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郭连友、漆红译，北京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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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日本社会而言，也有着浓厚的个别主义色彩。在日本，各种共同体

并不是处于同一水平，而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共同体的起点是家，诸多家共同体

组成村落共同体，诸多村落共同体组成国家共同体。从原则上讲，国家是包摄所

有共同体（家、村）的最大共同体，是日本人共同性、公共性的终点，是日本人

人生意义的最终保证。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被包摄的共同体（家、村）也有其

存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根据，而且是共同体成员追求个人利益、实现人生意义的

最直接的场所。因此，共同体成员的日常效忠和献身的对象并不是指向国家，而

是指向家、村（工作场所）等个别主义的共同体。 

诚如贝拉所言：“神道虽然不是表现所有日本文化的东西，但在基本层次上

与日本固有的传统深刻关联。在这里，与其说是普遍的，不如说个别主义的性格

很强。在各个村子里有固有的神道，在所有的集团中又有各个集团固有的排他性

的独特的‘神道’，这恰如国家的天皇制反映到日本社会的所有方面的各种小天

皇制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10在日本神话中有“八百万神”的说法，神道的神是

极多的。但诸神之间既不是毫无关系，也不是互相平等的，而是按血统关系等形

成主从关系。天上众神的主神是天照大神，由其统帅其他神，现实中的有名的家

族，也都能在神话的众神中找到其渊源。也就是说，神道中的个别主义原理影响

到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深蒂固。 

神道扎根于日本的自然与风土、以及社会的特殊结构之上。因此，日本文化

中缺少中国、西方文化中的那种普遍主义性格。日本之所以对异民族的文化表现

得比较宽容，很大原因在于日本神道具有非排他性、非绝对性的特征。而异民族

文化进来之后，之所以没能征服日本人的这种传统精神，主要原因则是因为它没

能动摇与日本基层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道信仰。 

 

三、神道与日本文化的现实主义性格 

 

如果从圣与俗、神与人的关系来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日本文化有着鲜明

的现实主义色彩。这也与神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似乎都形成了各自特定的圣与俗、神与人的关系模式。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社

会历史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各民族形成的神人关系结构却是不同的。 

如所周知，日本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部，是一个由 4个大岛和若干小岛组成、

孤立于海上的岛国。其地形南北走向狭长，地表崎岖，山脉纵横，国土面积的

70%是山地，平原和低地仅占陆地面积的 25%，既没有大平原，也没有大草原，

更没有大沙漠。日本的气候属于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虽然南北存在较大差异，

但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四季变化分明。日本全国降雨量充沛，气候湿润，这不

仅孕育出了茂密、生机勃勃的森林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而且对水稻等农作物的生

长也较为有利。总之，日本虽然有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但仍不失为风

景优美，适合人类生存的一块宝地。进入农耕社会后，日本人就在一块块封闭的

土地上，形成了一个个相互协作的农耕共同体。他们在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较为优

越的自然条件中，过着以稻作农耕为主的共同体生活。 

在上面的自然、社会环境的基础上，日本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宗教——神道，

其规定着日本文化中人与神灵的关系。首先，由于没有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

境的巨大压力，日本所产生的神不具有一神教世界的神所具有的绝对支配、威严

无比的性格，而是相对的、慈和的、具体的、有人情味的。如日本民族的祖先神

                                                        
10「日」堀一郎编：《日本の宗教》，原书房 2005年版，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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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照大神就为女性。其次，日本所产生的神不是与人隔绝的，而是具体的、共同

体的神。共同体的神灵是共同体成员的祖先，现实中的共同体成员则是共同体神

灵的展现。他们是相互对应、相互依赖的关系。如家共同体有祖先神，村落共同

体有氏神，国家共同体有皇祖皇灵。再次，由于神和人的意志是一致的，所以神

的意志不过是现实中共同体利益的神格化。一方面，现实中对共同体利益的追求

和获得乃是对神灵的奉献，并且是共同体神灵有灵验的证明；另一方面，共同体

神灵的功能也是赋予生命力，帮助和促进生产和成长，而不是灵魂救济和实现理

想。 

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里，最初出现的是生命力本身。像苇芽那样有

力地萌生出来的东西成了神，国土、山川草木以及人的形成过程都是神的生殖过

程。在日本人看来，神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按照本居宣长的说法，古代

日本所谓的神，是不管山川草木、鸟兽鱼虫还是人，凡有不寻常之处的都是神。

神产生了人以及周围的动植物的生命，祭祀则是确认这种生命力量的更新和增长

的宗教仪式。因此，日本人对神的祈愿只是有关生产的丰收、生活的繁荣和幸福

等极为现实和世俗的事情，而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和来世的灵魂得救等。因

为对他们来说，生活的最大目标或理想是共同体的繁荣，不洁或罪是从外部附着、

感染的，而不是来自于共同体的神灵本身的（没有原罪观念），而且是可以通过

宗教仪式祓除掉的。这样的神人关系的特点，决定了日本人的生活态度具有鲜明

的现实主义的色彩。 

在世界各大宗教如基督教、佛教等，其基本指向应该说是来世主义的。但是，

在神道中基本上不谈论死，因此有人说神道是关于生的宗教。古神道的人生观之

一大特征，就是不把现世以外的高天原、常世视为优越的世界，不给予它们超过

现世的价值，也不去美化死后的世界，只有现世才是过去、现在、未来之中最有

价值的。在日本的神祇信仰中，虽然有以清静、正直之心向神祈愿这样的朴素信

仰，但是没有很强的思想上的证明，唯有现象世界才会被优先考虑。 

神道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近

代思想家中江兆民说过“我们日本没有哲学”，此话不假。通观日本有文字以来

的前近代历史，就会发现，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没有出现过本体论意义

上的哲学家和哲学理论。当然，缺乏理论性、体系性的神道思想不是哲学体系，

甚至连日本神话中关于宇宙生成的内容，据认为也是受了中国思想的影响。产生

于 18 世纪的安藤昌益的乌托邦思想，也是受到了外来思想的影响，而且在其产

生后即遭埋没、被遗忘，也说明其缺乏社会思想基础。以上这些，应该都与神道

的现实主义文化态度有关。 

神道的现实主义的态度，也规定着日本移植、改造外来文化的基调。日本人

在将大陆的佛教移植到日本后，进一步按照日本的风土人情，按照日本人的生活

原理加以改造。到镰仓时代后，佛教世俗化，来世主义的佛教被改造成为现世主

义的佛教。结果是以解决了死的问题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肯定了现世生活。在日

本，不仅和尚可以娶妻生子，食肉饮酒，过俗人的生活，而且人人均可成佛，佛

教完全世俗化、日本化了。与此有关，现在的大多数日本人也不太考虑未来，不

相信转世和来世的理论，他们可以说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多数日本人认为，现

实世界就是神的展现，没有必要再想象比现实更美好的世界，充实地度过一生就

是人生的最大意义。他们也根本不考虑死后上天堂或者入地狱的问题，不上天，

不入地，墓地就是永久的居住地，但灵魂仍活在这个世界上。直到今天，这种思

想仍是日本人的主要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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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教的改造也是如此，经过改造后的儒教，不仅抛弃或不再追求抽象的、

思辨的世界观，而且将其伦理道德规范变为了适合等级序列主从关系的共同体主

义社会结构的东西，对人的情欲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儒教变为了与日本人

的基本生活原理相一致、日本式的东西了。到江户时代，日本人虽然吸收了具有

很强思辨性的朱子学的形而上学，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将其改变成了不喜好思辨性

形而上学的东西，而具有了偏重现实现象、经验、实证方面的“客观主义”的倾

向。而且，开始对于人的情感方面表现得非常宽容。 

对基督教的移植也证明了这一点。从战国时代起，基督教虽曾一度在日本得

到传播，但一旦判明基督教是与日本人的信仰、生活原理和社会结构格格不入的

时候，基督教就受到了残酷的镇压，在近世终于灭绝。总之，日本人对外来文化

的移植和改造是有着一定之规的。这个“规”，就是日本的固有神道文化、固有

的现实主义生活原理。 

总之，神道的最大关心在于现实世界的生生不息，共同体的繁荣和成长，而

不是来世的问题。我们认为，“君王的朝代，一千代、八千代、无尽期，直等到

小石变成巨岩，岩石上长满藓苔衣”。 这一选自《古今集贺歌》的日本国歌歌词，

如实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这种现实主义关怀的特性。桑原武夫也说，“在日本常

民的世界，平稳平安地度过一生被当做理想。”11这又从另一个角度描绘了普通日

本人的现实主义追求。以神道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文化，在今天的日本依然有

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原文载《神道与日本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11 月） 

                                                        
11 「日」桑原武夫：《遠野物語 山の人生 解説》，岩波书店 1976 年版，第 320 页。 


